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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万清简介

1938年生于新加坡， 1941年回国， 祖籍广东梅县桃尧镇黄沙村。 一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职特一级将军、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
名皮肤病学专家、医学真菌学专家。 1961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 后进入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皮肤科工作。 1985年创立了中国医学真菌保藏管理中
心隐球菌专业实验室， 明显提高了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愈率；发现6种新的病原真
菌及新的疾病类型；对军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菌物学会
理事兼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真菌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微生物与感染杂志常务编委、中华皮肤科杂志、临床皮肤科杂志、中

326 国皮肤性病杂志编委等十八项学术兼职。 1990年获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及政
飞可平／旷府特殊津贴， 荣获全国 “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 ” 荣誉称号， 1992年荣获上海市

“ 爱国奉献先进个人 ” 荣誉称号， 1996年荣获上海市 “侨界十杰” 荣誉称号， 上
海市第九届政协委员， 2002年荣获全军专业技术 “重大贡献奖” 。



以第一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三等及省部级各类成果奖18项；主编

《真菌病学》、 《病原真菌生物学研究与应用》等专著8部， 其中《真菌病学》获

中国图书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四次。200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
“

一代名师
”

称号。

他有着多重身份：将军、院士、归侨， 可他说自己归根结底是名医生；他幼

年远离父母回到国内， 靠人民助学金完成学业， 为此他立志报效祖国（参军、从

医）；工作中， 他不为权威所束缚， 最终发现了新菌种；他说院士就是战士， 继

续着他的
“

战斗
”

。

生于新加坡， 长于新中国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灾荒迫使广

东梅县一对客家夫妇踏上迁徙之路， 到南洋

谋生。 他们先是漂洋过海到达印度尼西亚，

靠经营一家小车衣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1938年， 当这对夫妇又漂泊到新加坡时， 他

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这个小男孩就是廖

万清。

194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到了

东南亚， 当地居民的生命发发可危， 在前途

未卡、生死未知的情况下， 廖万清的父母决
ι-r,cι，曰 λ丁��－...，. ’

定把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廖万清送回中国， 留
－－ 

4中

根于祖国。 那年廖万清才3岁， 就被送回了广东梅县挑尧黄沙村， 开始远离父母、 于叨

与叔叔相依为命的生活。 廖万清叔叔家住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 四周青山叶＇ ll_

的主峰上有棋盘石、 笠麻栋等王寿山十八景，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过廖家 (5,'

祠堂和廖万清上学的明新小学堂。 ．二

关于棋盘石、 笠麻栋有着这样的民间传说：王寿山风光秀丽， 常有仙人云游 l� ＇ 

至此。 有一回， 两位仙人在棋盘石对弈， 一位仙人觉得热， 便把斗笠随手扔了出

去， 形成了笠麻栋。 这是廖万清小时候最早接触的
“

科幻小说
”

。 这样山清水秀 327 

的地方， 给廖万请留下了幸福的童年时光；高高的山峰是廖万清孩童时代最喜欢飞v 平／旷

的
“

游戏场所
”

。 他上山采蘑菇、捉山鼠， 或者干脆光着脚和小伙伴们一 口气爬

到最高的山峰， 再俯瞰大地， 感受
“

一览众山小
”

。 直到现在， 已是将军、院士



A中学时代

’ 2009年，与夫人回母校梅州中学

的廖万清也还是喜欢登高望远。

珍惜学习机会， 立志从医、 参军

由于很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廖万清很早就懂事了，从小就知道学习机会的来

之不易，所以倍加珍惜、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牢记启蒙老师的教导：
“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

、
“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

、
“

日

历、日历，挂在墙壁，天天撕去一页，使人心头着急，光阴如流水，转瞬无踪

υ 迹，想起我自己，年少少成绩
”

，廖万清给最后这句话又加上了
“

既往矣，来者

l'ItJ. 可追！
”

以鼓励自己抓紧时间读书。这些话确实对廖万清起到了敦促的作用，他

�

／ 

在学习上从没让叔叔操过心。提起启蒙老师，廖万清非常感激：
“

他不仅教导我

)h 认真读书，还教我如何克服障碍成功。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了一次演讲比赛，毕

i 元J 竟是小孩子，我心里很紧张，老师教我站在稻田上面，想象周围的稻田全是人，

t! 练习演讲，后来我得了小学演讲比赛第一名。
”

土地改革开始，廖万清的叔叔被划分为地主，为了保护廖万请，叔叔和他分

了家。从那以后，廖万清就开始独自过话，那时他只有12岁。廖万清上初中以后
♂仁的生活几乎都是靠人民助学金度过的，

“

那个时候有人民助学金可以申请，经过

老师、同学评选，结果我被选中可以拿助学金。开始是每月6块钱，我用1块8买

菜，其他买米，所以我深深感受到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
”

。



初中毕业，高中升学考试前，由于吃了一块野山蜂的蜂蜜，廖万清病倒了。

还好他的叔婆懂医学知识，是助产士，及时对廖万清施以救治，他才病愈并及时

赶上了升学考试，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梅州中学。 廖万清的叔公廖罗士是留美学

生，回国后当了乡村医生，并支持游击队，建国后被委任为梅县人民医院第一任

院长。 在廖万清看来，叔公的医术好、为人好，人人都爱戴他，廖万清对他更可

以用
“

崇拜
”

来形容，所以廖万清从小就希望能像叔公那样当医生，解决人们的

病痛之苦。此外，参军、报效祖国也是廖万清所一心向往的，因为他深知他是拿

人民助学金长大的，是国家培养了他，而他要回报这一切。

1956年，廖万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恰逢军队院校到梅州中学招生。 一开始

是空军部队大学，廖万清的班主任推荐了他，但检查过后，廖万清因有海外关系

被刷了下来；第二次是海军大学，但检查后，又因为廖万清体重达不到要求而再

次落选（当时17岁的廖万清只有39公斤，但海军招生要求体重在45公斤以上）；

第三次是第四军医大学前来招生，班主任又推荐了廖万请，在看了廖万清的简历

并进行了相关检查后，招生负责人决定录取廖万清。 有了两次落选经历的廖万清

怀着忐忑的心问道：
“

我有海外关系，收不收？
”

招生负责人爽朗地回答道：
“

出

身是没办法选择的，而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愿不愿意为国防卫生事业服

务？
”

廖万清毫不犹豫地回答：
“

愿意！
” “

愿不愿意到四医大？
” “

愿意！
”

“

好，这就行。
”

廖万清又问：
“

我体重比较轻，身材比较瘦小，行不行？
”

招

生人员答道：
“

不要紧，到了西安好好锻炼身体，会长大长高的。
”

一瞬间，廖

万请参军、从医的愿望都实现了，他心花怒放，并暗下决心，要好好珍惜这难得

的机会。

热血青年， 一心报国 如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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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越了十几个省后，廖万请来到了位于古城

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 廖万清从小长于气候湿润温

暖的广东梅县，而他刚到西安时正是秋季，漫天的

黄沙和刺骨的寒风是大西北给他的
“

见面礼
”

。 除

却适应环境，廖万清最先面临的
“

障碍
”

就是军训

的超体能考验。 17岁的廖万清个子不高且瘦，步枪

和他差不多一般高，但不管教官怎么要求，廖万清

都按要求训练，背着枪摸爬滚打、翻墙样样都照做



不误。尽管个子小，但廖万清硬是获得了部队嘉

奖。在学习上，廖万清也不输人，一直稳居前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源于廖万清强烈的报国情：
“

我

是祖国的儿子，是人民把我养大，我倾慕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辉煌历史，我也渴望接受军队严格的训练

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为神圣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

学事业奉献一生。，，

5年后，廖万清以
“

五好学员
”

的优异成绩毕

业。毕业填志愿时，像当时的很多热血青年一样，

廖万清怀揣满腔热情写道
“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

愿，祖国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
”

。当时军队

已获得了大发展，出于建设的需要，一批优秀毕业

生被分配到第二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成绩

优秀的廖万清便被分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宣布分配结果的时候，同学

们都很惊讶，因为廖万清只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既无靠山又无后门，而上海的第

二军医大学可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地方。谈起往事，廖万清坦荡地说道：
“

那

时候我没有任何私人欲望，就是抱定组织需要我去哪儿就去哪儿，结果竟被分到

了大上海进一步学习工作的大舞台，其高兴难以言表。
”

开拓医学真菌学新领域

将 进入长征医院后，廖万清面临着人生又一个选择专业和科室选择。当时很多

医学生都倾向于选择大内科、大外科，但廖万清却选择了并不
“

受宠
”

的皮肤

吧． 科。
“

我认为那个时候皮肤科需要人。那时候皮肤病，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需要

f完我们去研究解决病人的问题，所以我选了皮肤科。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冷门有可

＼志 能是将来的热门，现在的小科有可能是将来的大科。
”

早 在皮肤科的工作过程中，廖万清发现真菌病人很多。20世纪70年代，廖万清

参加了杨国亮教授牵头开展的上海市皮肤病调查，对上海11万人的调查显示，真

330 菌病（如头癖、手癖、足癖、体癖等）的发病率是47.6%，大部分人都受真菌病
飞可平／旷困扰。在后来的工作中，廖万清又认识到，真菌不仅侵犯皮肤，还可以侵犯皮下

组织、蒙古膜、胃肠、心肝脾肺肾、脑等深部组织，引起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

亡。
“

拿隐球菌脑膜炎来讲，如果不及时治疗，86%在1年内死亡，92%在2年内死



亡。
”

正是与隐球菌脑膜炎的正面遭遇，才使得廖万清真正走进了真菌世界。

197 9年的 一 天， 一名40岁左右从事海运工作的干部因高烧、昏迷到长征医院就

诊，腰穿后发现，该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廖万请参与了抢救，但由于病人就

诊太晚、病情严重，又缺乏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几天后病人便不治身亡了。眼

睁睁地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逝去而束手无策，令廖万清非常难过，也备受剌激。

这次事件后，廖万请开始钻研隐球菌性脑膜炎的治疗办法。为了了解
“

敌人
”

，

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
“

走读生
”

，从基础理论、做实验

到临床观察，他一步步越来越熟悉真菌家族。不久后，长征医院又收治了一名脑

膜炎患者，这名患者是位27岁的司机，因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高烧、意识丧

失被抬到长征医院。由于之前已在他院接受过抢救，但均不见效， 家属已觉无

望，并已为患者准备了后事。廖万清凭着临床经验和科研积累，果断确诊该患者

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菌性败血症，且患者脑脊液菌体计数高达1040个／mm3

。

此时，廖万清打破常规，用最新的综合治疗方法鞠内注射及联合抗真菌药治疗、

降颅压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实施

救治，最终患者被成功抢救 了回

来，并返回了工作岗位，随访至今

无任何后遗症。

此后，廖万清成功救治了一例

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的消息扩散开

来，类似的病人纷纷前来找廖万清

看病。1980年12月，在 一例脑膜炎 .lJ_ 

患者的腰穿脑脊液中，廖万清发现 'l占抽

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以往脑脊液中 叶

廖万j青在实验室

的隐球菌大多数都是他所熟知的圆 ;h 
形或椭圆形，而此例患者脑脊液中 ”u 

的菌体却呈现出奇异的细长型，就 2
’ 

..！皇

像是针形或棒形。这是什么东西？ 汀

廖万清不懂。于是他开始请教其他

专家，华山、瑞金、长海，各大医刁
3
ι

院他都请教了 一个遍，结果竟没人

认得这种奇怪的菌，甚至有权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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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说这恐怕是污染菌， 但这个回答却让廖万清心存疑问， “污染菌怎么会引起脑

膜炎？
”

廖万清没有被权威所束缚， 他不相信这样的回答， 于是他继续做各种化

验， 并请南京皮炎所、复旦大学一起做， 最后他们得出了一致结论这种菌是致病

菌， 是一个特殊的菌种。 廖万请将这种菌的菌号定名为S8012S代表上海， 第二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首次于1980年12月发现。 近30年来， 廖万清一直在用各种方

法对此菌进行研究， 现在己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方法确定此菌为格特隐球菌ITS

C型。 目前， 隐球菌S8012菌株已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 ( ATCC 

56992）、 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CCM ( IHEM 4164）、荷兰微生物真菌保

藏中心CBS ( CBS 7229）等国际著名实验室收录并永久保藏， 并向世界各研究机

构有偿供应该菌株，价格也从最初的184美元／株上升到了现在的250美元／株。 廖万

j青表示， 国内如果有谁需要这一菌种， 他愿无偿赠送， “你在国外花250美金买到

的菌种还是第二代的， 我这里的是原创的， 国外各实验室的菌种本来就是我最初

送给他们的
”

， 廖万j青笑道。

除了隐球菌S8012菌株， 廖万清还发现了多种新菌种：在我国首次发现了少

根根霉引起的坏瘟性服皮病， 该菌种被前世界人和动物真菌病学会秘书长Ch.De

Vroey教授、著名真菌学专家M.A.A. Schipper等鉴定确认；首次发现
“

具多育现象

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
”

、 “聚多曲霉引起阻塞性支气管曲霉病
”

、 “涎沫念珠菌

♂ι引起股癖型念珠菌病
”

、 “顶抱头抱霉引起白毛结节病
”

等罕见真菌及其所致疾

病并成功治愈。

这些新菌种的发现大多源于偶然。 “偶然当中存在着必然性， 偶然的出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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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乐趣（2010年）

赖于平时仔细的工

作。没有功底、没有

知识基础，即使看到

宝也不会认识
”

，廖

万清如是说。由于科

研成果突出，1985年

经卫生部批准，廖万

清在长征医院皮肤科

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也

是唯一的
“

隐球菌专

业实验室
”

，为医学

真菌学的发展和专业

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部队做真菌病防治工作是我的责任
”

作为一名军人兼医生，廖万清十分重视军队真菌病的防治。
“

军队由于环境

特殊所以容易发生真菌病。军队人多，资源相对少，尤其是海军，环境更特殊，

用水需要控制，在训练出了一身汗后，往往衣服还要接着穿，这种潮湿温暖的环

境很容易感染真菌。此外，由于整天穿着胶鞋，又要保持军人姿态，很长时间站

着不动，这样就容易发生足癖。”廖万清通过对东海、南海舰艇部队、陆军野战

部队、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驻岛部队万余人进行皮肤病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军队各种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为29.5%～60.3%，占非战斗减员的一

半多。为此，他专门制定了针对军队真菌病的防治措施，并研制了防癖鞋垫、防

’

为
空
军
官
兵
服
务

‘

为
海
军
官
兵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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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袜、防癖裤等抗菌装备及复方嗣康瞠霜、复方奈替芬霜等药物，显著降低了部

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保障了战斗力。此外，针对粮食霉变引起战士的外

源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廖万清及其团队还发明了专利食品防霉保鲜剂，防止粮

食霉变。廖万清说：
“

作为一名军人，用我的研究成果为部队解决实际问题是我

的责任。

其相关研究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

类成果奖17项，并荣获解放军总部授予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

奖
”

。

“我的事业在中国
”

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

廖万清曾请假去新加坡探亲。

当时的新加坡已成为亚洲四小

龙之 一 ，环境优美、生活优

越，他的母亲、姐姐、弟弟的

生活已经很好，他们都劝廖万

清留下来，并告诉他在新加坡

行医待遇优厚，房子、车子、

票子都不少。但却被廖万清婉

言拒绝了：
“

我 是系着红领

巾、戴着共青团徽、穿着军装

扮 成长的，我热爱我的祖国，我

的事业在中国。
”

廖万清对母

吧． 亲说：
“

如果您愿意，可以到中国来，如果您不习惯，总还有我姐姐、弟弟在新
f

纪加坡照顾您，但我不会留在新加坡的。至于房子、车子、票子，我们以后也会有

＼志 的，我觉得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够用就行，不必要求太多。
”

系 正是在廖万清去探亲的四86年，他还正在写一本书《真菌病学》。本来按规

定探亲有3个月的时间，但为了事业和他的专著，廖万请不到3个月就提前回国

334 了。1988年，他的第一部86万字的专著《真菌病学》完成。该书系统介绍了国内

飞可平／旷外真菌病学研究的现状及进展，介绍了我国科研工作者自己发现的新菌种、在我

国出现的各种深部和浅部真菌病以及我国创造的防治真菌病的独特办法，是我国

医学真菌领域一本重要专著，并获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咱

寄语青年人

“

我参军的时候不满十八岁， 当我一满十八岁， 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 但由 JJ� 

于我有海外关系 一直没能如愿。但我一直都没放弃入党的愿望， 仍然屡次申请， 中叼

直到我45岁那年， 我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 “

再拿我当选教授来说， 我足足花 叫 ‘

了25年才升为教授， 当然有
“

文化大革命
”

的因素， 但我想指出的是， 中间无论 I� 
历经什么， 我都没有放弃上进心。 如果此山望着那山高， 或者中途放弃、改行， · �

都不能实现我的理想， 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 j� －， 

因此， 廖万清院士有句座右铭：
“

为理想， 追求不断， 矢志不渝；为事业，

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
”

他希望青年人能有这种执着理想、开拓事业的劲头。 335 
廖院士还说：

“

院士就是战士， 我还要继续向前辈、 向同行学习， 继续拼飞可平／旷

搏、继续战斗， 为祖国、 为军队做应有的贡献。
”



总后勤部廖锡龙部长和廖万清院士（左 一 ）亲切握手（右起为二军大曹圄庆政

委、 长征医院郑兴东院长、 总后卫生部张雁灵部长、 长征医院张安样政委）

开拓医学真菌学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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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寿山走出的害家人

我是客家人， 祖籍广东梅县。 20世纪30年代初， 我的父母不甘忍受生活的贫

困， 像客家人的祖先一样， 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 漂洋过海到了印度尼西亚，惨

淡经营一家小车衣店。 1938年， 当他们又漂泊到新加坡时， 我出生了。

1941年， 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东南亚。 为了留根于祖国， 饱受战乱之

苦的父母， 就把上有姐下有弟的我送回了国内， 交托我的叔叔。 也就在那一年，

我的父亲去世了。 那年我才3岁， 从此就跟着叔叔生活。

叔叔不负重托， 加上客家人又有
“

崇文重教
”

的传统， 到了读书的年龄他就

_ 336 ，供我上小学。 叔叔和我住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 四周青山的主峰上有着棋

盘石、 笠麻栋等王寿山十八景，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过廖家祠堂和我上学

的明新小学堂。 廖家祖上说， 这里风水极佳， 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兴许是应了祖

上的预言， 我生逢其时地日后有机会成了一名医生， 又当上了将军和院士。



应该说，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还是很艰苦的，但也很努力，这也许是没

有得到父母的宠爱，较早成熟的缘故吧。 那年头，我做完作业，就上山去采蘑

菇、捉山鼠。 山鼠肉又鲜又嫩，还滋补身子。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儿时的

美睐，依然唇齿留香。

由于从小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靠人民助学金

读完的。 高中毕业了，我被保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我心驰神往的

神圣殿堂。 由于家父患肺结核早早地离开人世，而我的叔公又是梅县人民医院的

院长， 这些都是促成我立志从医以治

病救人的理由和动力。

离开了山清水秀的梅县，我从祖

国南部的广东， 一下子跨越了十几个

省来到了六朝古都西安， 成为第四军

医大学的一名学员， 这其中的艰辛，

怎是一个
“

难
”

字了得？记得刚入大

学那年，我的体重才39公斤，从青山

秀水的广东来到黄沙弥漫、 朔风刺骨

的大西北，以不足80斤的赢弱之躯去

面对严格的军事训练。 环境的巨大反

差和超体能的考验， 成了我跨入医生

行业的第一张试卷。 但是，客家人毕

竟都是硬汉子。 再说，我还怀揣一股

强烈的报国情。 我是祖国的儿子，是

人民把我养大，我倾慕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辉煌历史，我也渴望接受军队严

格的训练来磨练自己的意志，为神圣

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

生。 正是这种朴素的信念，鞭策着我

的求学生涯，也陪伴着我的医学人

生。

1961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1个

月后，我又风尘仆仆地来到长江之滨 皮肤科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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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上海，成为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一名军医。
“三大战役”

今天，尽管我已成了一名文职将军，但我的职业依然是医生。我希望周围的

同事、朋友依然叫我
“

廖大夫
”

或者
“

廖医生
”

。医生毕竟是治病救人的崇高职

业。

回顾、从医四十八年，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也曾在科研和临床上兢

兢业业地做了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军队里的将军应该是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

的，而我的将军职位只是在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在救死扶伤的工作中尽了自己

的微薄之力。若要套用军事术语，那么我这一生也曾率领我的科研团队打赢过
“

三大战役
”

吧！这三大战役便是：创建实验室，发现新菌种，编写《真菌病

学》。

刨建实验室

我在皮肤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搞医学真菌研究。对业外人士来讲
“

真菌
”

这

个名词是很陌生的，常人只知道患

了痛痒难握的脚气病，是真菌在作

祟，别的就说不上了。其实，真菌

是微生物中的一个大类，在自然界

有150多万种。其中大多数是直接

或间接对人类有益，大约有300多

种会引起人类不同的疾病，或引起

严重的感染，如不及时诊治，甚至

会夺去病人宝贵的生命。
“

文革
”

十年浩劫期间，真菌病学研究被迫

停止，保藏在实验室里的病原真菌

也全部被破坏致死。十几年科研成

果得到的无数宝贵资料被毁之殆

尽，这对国家、对民族． 对真菌病

学研究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1978年，由我主持的真菌实验

刁
3
仁室，就是在这荒漠似的烂摊子的基

础上白手起家的。那时候，实验室

很小，办公条件很简阻，有时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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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术会议与马来西亚专家 一 起

与瑞典国王



在家里整理材料。 那时家里条件也不好，写东西没有书桌，就坐在小凳子上把床

当桌面，或者干脆就趴在床上写，这种习惯甚至延续至今。 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

下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前沿探索，不论是基本的形态学、生理生化学研究，还是

进一步的血清学、免疫诊断，甚至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探索，都在迅速而有条不紊

地展开。 就是这间小而简阻的实验室成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五个真菌实验室之一。

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我们的实验室在1985年被卫生部批准成为国内唯一的
“

隐球

菌专业实验室
”

。

这场
“

战役
”

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实验室扩大了，人才培养出来了，一大批

研究生成了真菌研究的栋梁之材，医学真菌研究后继有人了，一项项振奋人心的

科研成果也呼之欲出，影响海内外。 我有幸受邀先后到了美国、比利时、 日本、

意大利、德国、印尼、澳大利亚、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交流讲学。 我们团队

的科研成果为减轻病人的痛苦、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起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发现新菌种

1980年12月，我首次发现新生隐球菌变种S8012（格特种ITSC型）引起脑膜

炎；1985年至1987年，先后发现了光滑念珠菌引起膀眈炎，束状刺盘抱霉引起角

膜炎，构巢裸壳抱菌与黄曲霉引起肺部感染，具有多育现象的米曲霉引起肺曲霉

球；1989年至1990年，我们的科研团队又进行了ELISA诊断隐球菌性脑膜炎及中

国致病性新生隐球菌血清型的研究，还进行了一株多形态新生隐球菌的研究和真

菌败血症的研究；1994年我又投入对顶抱头抱霉引起白毛结节病的研究；1995年

至 1997年，又对少根根霉、多育曲霉、茄病镰刀菌的致病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2004年又发现聚多曲霉引起的肺部感染，并成功治愈……从
“

战役
”

的角

度来讲，发现新菌种，就等于发现了劲敌、顽敌。 治愈其引起的疾病，就等于战

役全线告捷。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是医学研究上攀高峰的难事。但我们

凭着常年积淀的知识和素养，凭着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也是我的座右铭），硬是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不断探

索，在临床上不断积累，不断发现了新的病原真菌，解决了不少医学真菌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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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症的诊治问题。开拓了医学真菌学的新领域，推动着医学真菌学的发展。 我所

发现的隐球菌S8012菌株已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ATCC ( A TCC 56992 ）、

比利时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BCCM ( IHEM 4164）、荷兰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

CBS ( CBS 7229）等著名实验室收录并永久保藏，这些实验室有偿向世界各研究

机构供应菌株（美国ATCC售价已增值为250美元／株）。1989年，我们的
“

我国

首见四种真菌的致病性研究
”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1987年，我们的
“

具多育现象米曲霉引起肺曲霉球的真菌学鉴定
”

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6年
“

系统性真菌感染的实验诊断与临床研究
”

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1年，
“

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
”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至今还清晰可见的场景，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一位姓井的27岁的男性司机

被抬进了上海长征医院。患者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体温40摄氏度以上，意识

丧失……在这之前的抢救均不见效，家属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无望。我凭着临床经

验和科研积累，从他的症状和化验结果，果断地确诊他为隐球菌性脑膜炎、隐球

菌性败血症。我毅然打破常规治疗，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实施救治。

当恍如隔世的井司机手捧着鲜花和锦旗来感谢我们的时候，他哪里知道，当

时他身体内使他致病的隐球菌的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多次。

编写《真菌宿学》

几十年挑灯夜读，几十年废寝忘食，几十年心神贯注的临床实践，儿十年赠

精竭虑的科研探索……我的《真菌病学》专著总算在专业人员的翘首企盼中问世

了。我的本意是尽一份真菌科研探索者的绵薄之

力，尽可能系统地介绍国内外真菌病学研究的现状

物 及其进展，特别是介绍我国科研工作者自己发现的

新菌种、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深部和浅部真菌病，以

叶 及我国创造的防治真菌病的独特办法。作为高校的

;;b 高级参考书，我相信对医学院校的学生和相关的真

”〕菌科研工作者应该会有些帮助的。

l
"' 

阴8年《真菌病学》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二
可

等奖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2002年，我还有幸荣获

全军专业技术
“

重大贡献奖
”

。2008年
“

重要深部

♂仁真蹦蹦机理及临床诊治
”

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同年，获得总后勤部
“

一代名师
”

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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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人

面对荣誉， 我很清醒， 我是

祖国、是党 培养的， 一切荣誉应

该属于党、属于人民。 院士就是

战士， 我 要继续拼搏， 继续战

斗， 用我的一生报效祖国， 服务

人民。

年过七旬， 我考虑最多的是

让我国真菌研究后继有人的问

题。 在坚持临床科研第一线的工

作外， 我 主动挑起医学新人培养

的重担。 至今， 已先后培养了 I '

20名博士生、28名硕士生和4名留

学生；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先后主

办了10期全国医学真菌学习班，

1期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国际学

习班；自2005年起， 我还开办了

“好医生网
”

的网上讲座， 点击

次数已近4万次。

现在， 我正带领课题组开展

有关隐球菌、念珠菌、曲霉等重要病原真菌引起疾病 的致病机制及其防治的研

究， 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 继续提高诊断及治愈率。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长， 有多远、有多艰难， 我都会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无怨

无悔。 我心中很明白， 我是一名新加坡归侨， 我的根在祖国， 我是祖国、是党、

是军队培养的， 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卫生事业！

研究生毕业庆典

（本文根据方鸿辉采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廖万清将军的文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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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恩师冯华熏

院士全家福


